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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貓捉老鼠玩完了，兩人回到飛雲梭上。衣紅眉飛色舞地講著她如何安排陷阱，如何改變策略，最後終於將周不倒扳倒了。　　

文祥靜靜地聽著，有點不以為然，用這種陰謀算不上光明正大。但是他也不能否認，如果不是衣紅這種手段，以周不倒的破壞力，

對整個人類社會的衝擊絕對是既深且遠的。再說，如果不是自己錄下影音，後果也不堪想像。

　　他不好多說，又不能不表示關心，便說：「可是這也只做了一半，還有一半工作沒有完成呢！」

　　「你是指節約能源的法案？急什麼？一步一步來嘛，這種大事，一定要多掌握幾位議員，才能一次竟功。」

　　「妳憑什麼說已經掌握了周議士？」

　　「簡單，在恩威並用、損益兼施下，人沒有不就範的。」

　　「我不相信有這麼簡單。」

　　衣紅嘴一噘，說：「我就知道，剛才我那麼危險，你不拖到最後就不出手！」

　　文祥忙解釋道：「這不能怪我，文娃一直說多拖一會，好採證齊全。」

　　衣紅不悅，道：「採證重要，我的死活就不重要？你和王博士一樣嘛，一點都不懂憐香惜玉！」

　　文祥急道：「如果不是這段錄影，妳控制得住周議士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是另一回事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那要我怎麼辦？聽妳的，還是聽文娃的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是聽我的！快向我道歉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那樣嚴重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是的！否則……」
　　文祥說：「好的，我道歉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要認真地跟我說，你錯了！」

　　文祥誠心誠意地說：「我錯了！」

　　衣紅眼睛一瞪，說：「你錯了？錯在哪裡？」

　　文祥見衣紅笑容未歛，知道是在作弄他，便說：「我錯在認識妳！」

　　衣娃與文娃同聲問道：「難道這就是人性嗎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們是在開玩笑。」

　　衣紅卻說：「我可不是開玩笑，沒錯，這些都是人性的一部分！人與機器不同，機器是有規律的。你要用人時，不可以像對機

器一樣，下達指令就了事了。人心裡頭有很多暗礁，水流一遇到暗礁，往往會激起不可預測的漩渦。但是如果能從上游開始掌握，

任水下流，你就會發現，河水最後總會回歸大海的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妳怎麼對人性瞭解得這樣深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學而時習之呀！我以前看了不少書，現在開始印證，慢慢就瞭解了。」

　　文祥有點不服氣，說：「妳真的瞭解我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嗄！我是指普通人的人性，你已經接近神了。」

　　文祥忙謙虛地說：「不敢當，不能這樣說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真的，這世界有一百億人，電腦當局選了你，當然代表你與眾不同。」

　　文祥心裡非常受用，卻說：「其實這只是機會，我和別人沒有什麼分別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必太謙虛，我們努力歸努力，事實歸事實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只是覺得努力還不夠。」

　　衣紅笑了，說：「怎麼樣？我總算瞭解你吧？」

　　文祥忙說：「及格了！」

　　衣紅哈哈大笑說：「及格了？我已經乘船從你的源頭一直走到海裡了。」

　　文祥一想，果然上了衣紅的賊船，半晌作聲不得。

　　正在這時，面前出現一幕光影，是千奇和百怪。文祥正好樂得下台：「你們現在在哪裡？不是說要去加勒比海嗎？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我們現在就在加勒比海，可是計劃改變了，剛才我們接到總部通知，說得到議會授權，要我們去中國支援你們。聽

說這件事很重要，可能牽涉到政策上的變革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說來話長，」他指著衣紅，向二人說：「衣紅你們記得吧？」

　　千奇笑著說：「記得？當局告訴我們，這次如果不是衣紅，我們麻煩大了。」

　　衣紅聽了很是受用：「真的？當局為什麼要跟你們講？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老怪說得不清不楚！妳已經成為全世界特遣隊的偶像了！」

　　衣紅笑得好不開心：「我看還早哩！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老怪這次說對了，是真的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可是，就有一個人，他恨我入骨。」

　　百怪怒道：「有這種事？讓我老怪斬了他！」

　　衣紅笑著說：「那不行，我還不想讓他死。」

　　文祥忙插口說：「你們來了幾個人？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那個待會再說！衣紅，快告訴我，那妳要怎麼樣？一句話！」

　　衣紅瞄了文祥一眼，說：「算了吧，先饒他一次，下不為例。」

　　千奇看出了端倪，說：「大家都很忙，不能分身。黑老大叫我問你們，如果就我們兩個人來，夠不夠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夠了。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文祥，你的佛珠給我看看。」

　　文祥依言舉起右腕，百怪笑道：「我猜是情關過了吧？」

　　文祥點頭說：「還有十關。」

　　百怪高興地說：「恭喜，我現在放心了。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你放什麼心？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至少我知道你不會變成同性戀了。」

　　千奇又問：「我們來北京嗎？」

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們還不知道該去哪裡，請等一下，我要先查明大法王在哪裡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剛才查過了，大法王連遭打擊，正打算從中國地區撤退。目前大法王和他的人員都在海南島的五指山上。這裡是

下午四點，一個半鐘頭後，我們在南端的三亞見面，今晚夜襲最理想。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行！我們現在在海地，坐垂直梭二十分鐘就到了，回頭見。」

　　飛雲梭上一應飲食俱全，兩人進了點飲料點心，風塵僕僕，又直接飛往海南。文祥體恤地說：「累不累？這樣飛來飛去，辛苦

妳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辛苦？常言說得好，冷茶冷飯好吃，冷言冷語難受！」

　　文祥一肚子委屈，總算有機會一吐為快：「誰敢給妳冷言冷語？這一陣子，只有妳嘲笑我的分！」

　　衣紅嘿嘿笑道：「你看！我對你多好？幫你把心底話都掏出來了！」

　　文祥才知道又上當了，急得滿臉通紅。衣紅一側身，倒在他的肩頭，輕輕地說：「你是佛陀腦袋上能容蒼蠅，讓讓我嘛！」

　　一下子是晴，一下子又雨，一會兒起風，一會兒大雪。文祥心中百味雜陳，頸子旁邊一個不老實的小腦袋瓜在那裡鑽來鑽去，

又酥又癢。這算什麼呢？從某個角度來看，這是煩惱，換個角度，又是人生莫大的享受。文祥撫摩著她的秀髮，說：「只要妳把我

當佛陀就好，儘量爬吧！」

　　衣紅坐正了，說：「我不爬了，布袋和尚說，狗屎是佛！」

　　海南島位於中國的最南端，在北緯二十度以下，是典型的熱帶海洋氣候。這裡光照充足，農作物一年三熟，物產相當豐饒。二

十世紀末，在開放的大潮下，海南的經濟政策轉趨靈活，吸引了不少的外資，不久就成為經濟發展的樣板。

　　三亞有一位奇人楚平生，他是該地特遣隊的負責人。楚平生原籍台灣，世代務農，他父親拜台灣政府「耕者有其田」的政策，

有了自己的土地。到了他這一代，剛好遇到經濟飛躍時期，農地重劃成建地。他把土地賣掉，得了一大筆錢，轉營農產品加工以及

一些輕工業，頗為成功。

　　台灣原為中國的一部分，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時割讓給日本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收回。可是當時中國內亂，無暇顧及

離島。到了一九四九年，國民政府敗退台灣，中國改由共產黨執政。一直到本世紀初，台灣都與中國處於對立狀態。

　　人間的悲劇皆來自愚昧無知，而這正是人性由生命現象跨入宇宙認知的重要橋樑。悲劇只是針對個人感受而言，對宇宙進化則

是必經的途徑。正如嬰兒在母親陣痛下催生，否則誰不願無憂無慮地，永生待在子宮裡？

　　人類文明就是人類生活的記錄，也是自然進化到昇華的佐證。「文明」是靜態的，以文明作為動態的變化認知時，便稱為「文

化」。不論文明、文化，沒有安定的生活，人不可能有專心記述的機緣；再若沒有深刻的體驗，便無延續價值的內涵；此外，沒有

適當的環境和條件，就算有了記錄，難以保存和傳衍，有也等於無。

　　所有的文明都發源於河谷平原，那裡有豐盛的水草，生活安定富足。居民世世代代面對重複循環的變化，最能適應的人往往就

能成功地生存。然而，文明的進程並非以「人種」為主體，而是以地緣為重心。人種來來去去，在一個生存條件優渥的地緣上，不

斷地留下他們的足跡。這些足跡就是人類文明，能解讀這些足跡就能透視時空，進而瞭解宇宙進化，得到智慧。

　　那麼，地緣又是什麼呢？當然是指在地球上，基於地球物理條件所衍生的各種自然環境。其中包括了空間因素如地形、地勢和

位置等條件，以及隨著時間變化的氣候，各種天然資源、人文狀況的消減、增長等。

　　自然環境在地形上比較明顯，空間大規模就大；地勢上則視有無水土或攻防之利；位置是能量聚集的場，任何一種文明的產生

與滅亡，都脫離不了這些因素。

　　在時序上，古人在自然環境中，從無到有，發現了四時有序的規律，並能利用及配合這種規律，發展出賴以生存的農業。農業

是穩定的力量，但因受限於地緣條件，一地生產的物質難以滿足人們多元化的需求，於是運有輸無的商業相應而生。商業是溝通的

管道，擴大了人類的認知經驗，也促成各種文明的混合與動態文化的「灰化」。

　　文明的混合有利有弊，但灰化則是某種文化敗亡的徵兆。最容易灰化的是語言，因為語言全靠聲音傳承，聲音是動態的，隨著

各種條件不斷改變。一種語言一旦灰化了，即代表該語言不復存在，歷史上沒有一種語言能夠經久而不變。

　　再其次是觀念，那是存在於思維中的一種網絡狀態，源於觀察者對觀察「對象」之本體及其功能的認知而產生。由於沒有兩個

人有絕對相同的認知，交流的結果，個人的觀念也隨時隨地在改變。不過觀念雖然常變，卻永遠離不開對象的體用，因而觀念很難

灰化、容易混合。最原始的觀念就算有錯誤，也是有跡可循；而混合的認知，可能是正面的開拓，乃致另起爐灶，但也可能終於亂

數。

　　中華文化的源頭在黃土高原，遠離海洋，是世界上僅存的古文明，也是唯一的非臨海三角洲文明。其他諸如中東的兩河文明、

尼羅河文明等，早已受到海權興盛的影響，在文明體制尚未穩固時，就被外力侵略同化，喪失了原有的機能。

　　黃土高原最大的特色是，北溫帶的穩定氣候，四季分明，春夏秋冬各有景觀。老祖先觀天察地，發現萬變不離其宗－－不外動

靜而已。但是在層層的動靜之下，又有各種規律的組合。經過一代一代的努力，終於被設計成一種中性符號，即「八卦」。

　　八卦其實是八種自然性質分類的觀念，這種純抽象的分類觀，正是人類邁向抽象思維的第一步。早期的中國人利用這種分類的

排列組合，作為預測事物變化的表徵。利用占卜的方法大量搜證，而統計分析的結果，頗多與事實相吻合的實例。人們以事物形象

的分類記載占卜的結果，象形文字由是而生。

　　及後，人的認知逐漸累積擴展，文字的代表性更趨完整。對中國人而言，占卜是一種理解規律的法則，因此文字亦以表達理解

的規律為特色。於是《連山易》、《歸藏易》及《周易》產生了，因為有「易」的規律，能夠解釋各種玄秘未知的現象及因果，因

此，早期中國人成為少有的無宗教民族，中華文化也成為無宗教色彩的文化。

　　中國文字側重表達規律，故不重視發音，幾千年以降，中國人「同文同種」的認知，就是未受到語音灰化的正面結果。其他文

明則不然，若是語言與文字同軌，一旦語言灰化了，則文字亦不復存在，文字不存，文明就此頹圮。

　　由於「易」道，中國人早就相信宇宙中有一定的法則和道理。三千年前，老子在無意中留下的《道德經》中，第一章就指明：

　　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

　　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　　「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

　　「故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，常有欲，以觀其徼。

　　「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

　　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」

　　宇宙既存在由無到有的真實，人只要無欲不私，就可以順性而為，直達玄妙之門。此即人生之「道」，奉行者稱為「道家」。

這種順應自然規律的態度，是智慧最真實的本質，經過幾千年的薰染陶冶，早成為中國人根本的稟性。

　　周易根據八卦的組合衍為六十四卦，周文王著爻辭，孔子著〈十翼〉，作為一種人生事務的規律。這種規律實現在人與人的關

係上，便有了「儒家」。

　　瞭解了自然之「天道」，又實現了人世的「人道」。中國人在春秋戰國之際，觀念完整，認知明晰，諸子百家競相爭鳴，人稱

文化盛世。及至漢朝，印度的佛教傳入，專談人與「心」的關係。中國人發現那正是天與人之間、中國文化未曾觸及的一塊淨土，



於是又將佛理吸收融合。到了宋代，在宗教上出現了禪宗，而在認知上遂有了理學。

　　當中國滿足於道釋儒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學之際，中國人對人生的認知，已經進入一個冬眠的繭殼。人存在於天、地、人的環境

中，「天」指的是規律，「地」為因規律而生成的各種現象，「人」則是體會認知這些現象的樞鈕。

　　中華文化究竟是什麼？在二十世紀初期，西方人說是髮辮、飲食、鴉片煙。當然那是白種民族優越心理下的補償，但是中國人

自己也好不到哪裡，在一九九八年以前，在中國十幾億人口中，就沒有一個人能明白說出，什麼是中華文化！

　　中華文化當然是指生於斯、長於斯，在中華土地上孕育出來的人，將其對生命的認知與意義，以適切的文字記載，使傳之久

遠，用以指引後代子孫，藉溫故以知新，進一步行向康莊大道，邁向宇宙進化的終極目標！

　　因此，「中華文化」可以定義為：「在『中華』這塊土地上的一代代人民，以『文』字記載其認知，用以『化』育後裔的一種

內涵。」

　　不幸的是，當中國人滿足於「盡善盡美」的中華文化時，其他地區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一場新的進化風暴，一種物質文明，在西

方的文藝復興運動下誕生了。

　　所謂的文藝復興運動（法文意為「再生運動」），是種自發性、無組織的過程。中世紀初期，歐洲長期在古希臘及羅馬文化影

響下，生存崇尚自由；生命依賴理性思維；生活則追求美與善。自基督文明興起後，羅馬教會聯合各地貴族，實施領土世襲、階級

分割的封建制度。在這種制度下，貴族親親戚戚為貴族，奴隸世世代代為奴隸。不僅導致人民生存的不平等，又造成了生命的桎

梏，最終必然引起生活的困苦。

　　十四世紀時，在義大利的佛羅倫斯，貴族間權利鬥爭激烈。佩脫拉克是位詩人，他被鬥敗，喪失了貴族頭銜，因而流浪各地，

記述了一些當時的狀況，因而引發了新的省思。當時的奴隸不能接受教育，當然不可能表達他們的心聲。但那些已不是貴族的知識

份子終於發現，有些人生活在不是人類所應有的環境中。

　　最先呈現出這種反思的，是詩人及畫家的作品，詩人用語言及文字揭示了人性深處的吶喊；畫家則用色彩直接勾勒出他們眼中

的真實人生。詩人及畫家是介於貴族和奴隸之間的一種邊緣族群。貴族需要他們，以粉飾奢華的生活，他們卻只持有奴隸地位，永

生在兩個世界中遊走。

　　然而，春天終有到來的時刻，當詩歌、繪畫透露了些許訊息時，隨著航海術的精進，通商又擴大了歐洲人的視野。進一步，工

業的種子也在萌芽，中產階級大量興起。他們也曾是貴族，卻將農地改建成工廠，農奴變成了工人。他們或許喪失了貴族的身份，

卻經常是貴族的上賓。因為貴族階級揮霍無度，寅支卯糧，不得不把土地質押給這些中產階級商人，以便維持他們耽樂的生活水

準。

　　於是商人成了新貴族，他們更重視生活素質，要求名畫家為他們作畫，希望享受優雅的詩歌、音樂盛宴。但是封建制度是為貴

族設計的，生活享受是封建貴族的禁臠。貴族或能容許商人趾高氣揚，卻禁止他們分享禁臠。

　　鬥爭的結果，連宗教也捲入了，商人為所欲為，甚至可以購買贖罪券，有了錢便可在天堂中繼續享受。於是天主教分裂出了新

教，梵蒂岡的力量式微，貴族節節敗退。法國大革命後，貴族全面崩潰，掀開了西方重商主義的新頁，奠定了物質文明的基礎。

　　重商主義只是泛稱，直到亞當．史密斯的《國富論》與大衛．李嘉圖的《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》問世後，資本主義才逐漸成

形。在利欲的前導下，工業與資本成為兩把尖刀，立竿見影的物質效應即刻席捲天下，整個歐洲都投入了這場戰役。

　　資本主義是進取的，透過航海的擴張，開始了全球人民的浩劫。非洲人變成了勞動力的奴隸，亞洲人則成為待宰的牲畜。最後

連歐洲人自己都成為急待解放的族群，藉著民主自由的口號，暫時宣洩了人性的壓力，同時也失落了人類的心靈。

　　資本集中了，生產蓬勃了，但是享受者只是極少數最頂層的資本家。能量失衡，分配就不均，分配不均，人因不平而鳴。第一

個鳴聲來自共產主義，很快就在俄國站住了腳跟。甫進入二十世紀，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陣營的角力，成為世紀風暴的動力。

　　由於全球資源的分配早就在工業先進國的掌握中，共產主義的革命思想只能誘使落後貧窮的國家遵從奉行。然而馬克思所未及

見的，是二十世紀正好是知識爆炸的時代，真正的資源是知識，而非地底蓄藏的煤礦。

　　資本主義的信徒先一步釋放了知識能，勞力生產的結構迅速改變，資本的性質不再局限於「資金」。另一方面，共產主義卻浪

費了過多的時間及精力，仍未能將人性需求物質的本質克服，徒然為反對而反對，最後迷失在自我鬥爭的漩渦中。

　　於是，接近世紀的末期，資本陣營在修正後穩定了，以經濟自由、政治民主為號召，全力追求生產消費的成長。共產世界則剛

剛相反，他們追求的是公正平等，但因違反人性的私慾，故必須緊縮嚴控，強調意識型態的鬥爭。不幸，物慾的需求有如洩地的水

銀，隨著與知識共同成長的傳播媒體，簡直是無孔不入。終於，共產主義也面臨改變的壓力，不幸卻找不到新的方向，唯一可行

的，正是敵人輜重車所遺留下來的軌轍。

　　中國當然不能自免於這場風暴，不幸的是，在中華文化的薰陶下，完美代表了停滯。中國被稱為睡獅，要搖醒睡獅並不困難，

難在如何讓醒後的猛獸尚能維持靈慧的頭腦。更不幸，在醒後第一口囫圇下肚的，不是急需的養分，反而是時代的排洩物。中國就

此變成了一個龐大的怪獸，一直搖搖晃晃，沒有辦法站穩。

　　在天地人三才結構中，如果把「地」修正為物質，則天地人的關係更能符合人生真實。物質文明本為人生真實的一部分，只是

在知識尚未普及之前，人不可能有普遍的智慧，沒有智慧，人就會迷失在物慾的醉鄉中，不能回歸本體。

　　物極必反，在二十世紀初，中國興起所謂的「五四運動」，為了救國強種，決定全面向西方靠攏，徹底揚棄中華文化的根本。

一批知識份子在一知半解下，貿然引進了「科學」、「民主」，採用「白話文」，心甘情願地騎上了世紀彗星的尾巴。

　　在每個人都有不同解讀的情況下，在上者個個自以為是民族救星。中國人民卻飽受了三十多年的內亂及外患。最後，共產黨以

二萬人起家，在幾個月內蠶食鯨吞，把國民政府的數百萬大軍逼到台灣。

　　自四○年代後，中國表面上是安定了，只是仍未找到應行的方向，仍然搖搖擺擺。水清無魚，自七○年代起，中國領導人鄧小平
先生發現，意識型態是無止境的戰場，不如放在一邊，轉以國家力量為優先，因而進入改革開放階段。

　　而台灣自六○年代就開始了現代化的腳步，走的是西方半開放式自由經濟路線，以及政黨式民主政治。在美國的協助下，地小
人稠的寶島以一種來料加工的生存方式，憑著人民的刻苦耐勞，省吃儉用，二十載含辛茹苦，終於博得了衣食父母的信賴，由當初

的「被獵食」者一舉邁入「掠食獸」的陣營，而被戲稱為一條「小龍」。

　　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，國力穩定了，就注目於國家領土完整的歷史使命。首先於一九九七年完成了香港回歸的大業。那是百

年前大英帝國強迫中國人吸食鴉片，中國反抗無力，賠款割地所遺留的傷痕。緊接著又於一九九九年從葡萄牙手裡收回澳門，自後

便將全部精力放在台灣問題上。

　　面對中國的回歸呼籲，多年交惡的骨肉，必然不免尷尬的感受。首先是大陸已經揚棄了正統的中華文化，其次台灣經過幾十年

的西化，早已用「利」取代了「義」，以「私」替換了「公」。國家民族觀念蕩然無存，上焉者以錢賺錢；中等人以能力賺錢；無

能無力者或偷或搶，人人金錢至上！有了錢就效法猶太人，四海為家。

　　因此一聽到回歸，台灣內部立時分裂成三個集團，認為賺的錢還不夠多，享受得還太少，力求保持現狀的佔大多數。而懷抱理

想、要求獨立成為開國元老的，或者是響應回歸，認祖歸宗的，則平分了剩餘的一小半。

　　對已經屈辱了數百年的中國人來說，孰可忍？孰不可忍？拖下去是有負子孫，讓台灣獨立則相當於亡國絕種！於是中國訂定了

策略，第一步是全面封鎖台灣的國際發展空間，雙方各投下近百億美金的凱子外交。實際上這也算得上是一種投機性慈善行為，但

在一九九九年，由於經濟不景氣，雙方遂私下協議熄火。



　　其次是以商圍政，以優惠的政策吸引台灣的企業到大陸設廠。當時正值台灣工業轉型期，勞力、市場、資金都呈現出失衡的狀

況，移師大陸，正好解決雙方的需求。但是台灣當局在媚日派的主導下，喊出了「戒急用忍」的口號，導致雙方關係倒退。甚至祭

出了各種「南向政策」、「西進政策」、「兩國論」……總之，只要能擺脫大陸的影響，簡直無所不用其極。
　　這也是一種人性的反應，所謂「鄰居交惡靠拳頭，夫妻反目用刀口。」大人鬥氣，子女受氣。在大陸，很少人把台灣當一回

事；但在台灣，「妾身未卜」，人人心知肚明，獨立毫無可能，投降又非所願。於是產生了一種逃避心理，將人們瘋狂地驅向股票

市場、賭場，只求麻醉於一時。再若能大撈一筆，就隨時準備到外國做寓公。

　　中國對台的最後一個策略，是改變美國人庇護台灣的態度，先以戰爭威脅，再以和談號召。美國基於龐大的商機，終於逼迫台

灣走上了談判桌。一九九八年，一場歷史性階段任務的「辜汪會議」，落下了中國人悲劇命運的大幕。但是，中國的統一大業則尚

須等到二○○二年才露出曙光。
　　楚平生自幼接受儒家教育，是忠君愛國的標準信徒，當台灣政府喊出南下、西進時，他義無反顧地，把大兒子楚一功送到印尼

經營木材；二兒子楚二名派赴泰國做食品加工；三兒子楚三利到新加坡、馬來西亞負責進出口，四兒子楚四祿則到菲律賓的蘇比克

灣去生產五金器材。

　　料不到一九九八年，東南亞泡沫經濟崩盤，除了四祿還在苦苦撐持外，一功遇到反華暴動，家被燒了，木材開採權被收回；二

名完全破產，血本無歸；三利又遇到總理馬哈地與副手安華交惡，外匯全面管制，事業陷入危機。

　　楚平生鎮守台灣，真是如坐針氈，一日三驚。更糟的是，他的股票跌停，最後終於週轉不靈，宣告破產。

　　破產不過是一種經濟制度的遊戲規則，卻不為台灣的黑道所認同。楚平生的一個工廠有點債務糾紛，破產後黑道上門，認定楚

平生賴債。幾經談判，楚平生實在沒有能力償還。最後黑道派人到菲律賓將四祿綁架了，以撕票告終。

　　為了逃避黑道的追殺，楚平生隻身遁往海南，在英州鎮開了一家小吃店，隱姓埋名，苟顏偷生。歷經時代的變革，現在的楚平

生已經是九十高齡的人瑞了，藉著長生手術，他看上去不過四十來歲，仍是一副精明幹練的模樣。

　　幾十年來他一直獨居，唯一的興趣是釣魚。一有空，他就到「天涯海角」附近海釣。說也奇怪，左右鄰居從來沒有見過他釣回

一條魚來。

　　他店裡有個叫史成威的伙計，還有三個生化人幫忙。由於他待史成威如同己出，史也感戴於心，總希望有所回報。

　　有一天，他在「天涯海角」附近的一處亂石崗邊釣魚，被史成威看到了，史便買了一條活魚，穿上潛水衣，潛到水裡，打算把

魚掛到楚平生的釣鉤上。

　　那日崗上釣客不多，等史成威找到楚平生的浮標，再循線找尋魚鉤時，不禁大吃一驚。原來釣竿上沒有魚鉤，線的末端只是一

塊小石頭。

　　史成威決定開個玩笑，便把魚繫在線上。誰知楚平生一任浮標沉到水底，仍然靜靜地坐在那裡。

　　史成威耗不下去了，他游近楚平生，劈頭便問：「老闆，您在釣魚嗎？」

　　楚平生由回憶中轉回，一見是史成威，說：「喔！是你！你在潛水？」

　　「老闆，您的浮標沉下去了。」

　　楚平生看了一看，說：「讓它沉吧，不要管它。」

　　「那魚怎麼釣得上來呢？」

　　「唉！魚也有家有小，你忍心破壞牠的幸福嗎？」

　　「可是，我們餐館裡不也供應活魚嗎？難道那些魚沒有家小？」

　　「是呀！你說的沒錯！」楚平生立作決斷：「以後不賣活魚就是了。」

　　「可是死魚原先也是活魚呀！」

　　「簡單，不賣魚，也不賣肉了，改開素食館。」

　　史成威沒想到會落到這個結局，他是個饕餮客，吃素等於要他的命，他反駁說：「您怎麼能說植物沒有家小呢？」

　　楚平生幡然醒悟，興奮地握住史成威的雙手，誠懇地說：「謝謝你，幫我解決了一個大難題。我來這裡真正的目的不是釣魚，

我一直在想，今後漫長的歲月，我該怎麼辦？就在這一刻，我終於想通了。」

　　史成威受寵若驚，說：「您想通了什麼？」

　　「我的那間小店讓你經營，我打算做義工去。」

　　「義工？什麼義工？」

　　如此這般，楚平生便參加了特遣隊，成為當地的負責人。

　　文祥和衣紅一到約定地，楚平生就出現在兩人面前，他伸出手來，對文祥說：「在下楚平生，歡迎文先生光臨。」

　　從他的手勢中，文祥知道是所謂的「自己人」。這次文娃學乖了，主動解釋說：「沒錯，他是此地的小組長，今後一律由我們

來確認，以免有誤。」

　　文祥又介紹衣紅，說：「這位是衣紅小姐。」

　　「我知道，久仰大名了。您比我們看到的影音年輕得多！」楚平生說。

　　衣紅大方地伸出手來，一握之下，才發現此人手勁特大，連忙把手縮回去。

　　楚平生問：「怎麼？是不是我太過熱情，用力太大？」

　　衣紅紅了臉，笑說：「不是！以後找機會再比劃吧！」

　　楚生平帶著二人走到海邊，這裡的海灘是開放的，屬於電腦城的一部分，海南又是國際觀光勝地，遊客甚多。這時已是黃昏時

刻，但熱帶的太陽經常流連不去，尚自斜掛西邊。楚平生找了一個較為隱僻的陽傘雅坐，三人坐了下來。

　　由於電離罩的關係，太陽和煦而不強烈，沙是溫的，海水也經過調節，並不寒冷。嬉水的大多是年輕人，躺在沙灘上的男男女

女也都攜帶著手提式虛擬實境器，在太陽底下繼續做白日大夢！

　　楚平生四下張望了一會，確定沒有問題，又開啟了音障。這才說：「我們一定要小心，他們的勢力太大，老漢活了這麼一大把

年紀，世事也看了不少，從來沒見過像他們這麼嚴格的組織。」

　　「老漢？你多大歲數了？」文祥問。

　　「我猜有八十五、六歲吧？」衣紅肯定地說。

　　「姑娘真有眼力，我今年九十。」

　　「九十？」衣紅大為失望，她喜歡向未知挑戰，近來又頗有心得。

　　「妳怎麼看出來的？」文祥不解。

　　「他自稱老漢，一定在六十以上，外表看來只有四十，當然是動過手術。人想留住青春，卻難免受意識型態的影響。好吃懶做

的人希望永遠二十歲；要維持身份的人便停留在五十歲；喜歡做事的人傾向於四十。楚先生參加特遣隊，當然是個做事的人，問題

在真實歲數是多少。這一點，由剛才的握手過程中，我猜起碼在八十歲以上，因為年紀大了，力道不好控制，難免會多用點力量。

」



　　楚平生大表佩服，說：「姑娘一定學過心理學！」

　　文祥笑說：「豈止！她還學過陰謀學、坑人學，小心哪天你得罪了她！」

　　楚平生連說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

　　衣紅也笑道：「楚先生第一個不敢是真的，第二個是假的！」

　　楚平生詫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說第一個不敢時，沒有細想；說第二個時，心裡在想『哼！憑她？我一拳就把她打倒了，我有什麼不敢的！』」

　　大家說笑了一會，談起正事，才知道大法王藉著宗教的團結力量，將這一帶的信徒組織成一個堅強無匹的團體。三亞是個海

港，法王的集團擁有多項航運事業。在這個時代，人人享樂至上，想賺幾個額外貝幣的人如同鳳毛麟角，所以規模始終有限。

　　大法王本人率領著一干嘍囉，住在五指山下一個高級社區中。遠在電腦城成立之前，他已將整個社區買下，裝置了各種安全設

施，任何人只要一接近該區，立刻有警衛出現，將閒人驅離。

　　楚平生感慨地說：「想當年在台灣，人民民主素養不足，政府為了控制選舉，最初拉攏黑道及地方勢力。到後來黑道及金權坐

大，政府再來掃黑。有一次，一位高層官員到我們那裡參觀。他對我說：『我們政府為了人民的福祉，一定會根除黑道！』

　　「我本來不想說什麼，但他越說越來勁，不但用大帽子壓迫我們配合，而且自命為千古第一英雄。我忍不住了，問他說：『你

這個政府官員能做一輩子嗎？還不是人在政在，人去政亡？可是黑道已經成了氣候，他們可是終身職，你來，他去；你去，他來。

結果呢？你們當官的成了英雄，我們老百姓成了夾心餅乾，兩面不是人！』

　　「他火大了，說：『如今黑道泛濫成災，就是你們這種人姑息養奸的結果！』

　　「我說：『或許吧，我只知道黑道存在了幾千年，從來沒有改朝換代過！他們講究信義，堂有堂口，幫有幫規。可是我們偉大

的政府始亂之，終棄之，江南案件就是個例子！現在借著民怨，要把所有的龍頭老大關起來，美其名為掃黑。我可以在此預言，原

先黑道還堅持一定的原則，替政府約束一些法外之瘤。等這種有約束力的組織一瓦解，小嘍囉失去管頭，四處流竄，勢將無惡不

作，抓不勝抓！』

　　「當然他不會聽我的，而我的預言不幸成真，連自己都成了受害者。我逃到這裡來，就是為了遠離那犯罪率日益高升的罪惡世

界。

　　「老實說，法王的團體比起我所知道的黑社會要有組織得多。我今天只是向兩位建議，最好不要學台灣那種『摘豆莢』的掃黑

方法。大法王還在時，有頭有臉，有名有姓，出了事總有個頭緒。等把大法王除掉了，組織一亂，下面的人失去了約束力，將無惡

不作，等於是讓癌症擴散，到時就麻煩了。」

　　文祥大開茅塞，連連點頭，說：「有理！有理！那依你之見，該如何呢？」

　　楚平生說：「我不知道大法王又幹了什麼壞事，但是我敢說他從來沒有安分過。不安分並不是過錯，更何況安分的人也會犯

錯。再說，不安分的人犯了錯一看就知道，安分的人犯錯卻是無跡可尋。問題在所犯的錯誤別人能不能忍受，會不會被人發現。人

要生存就得補充營養，可是別忘了，吃飽喝足了，如果不把多餘的排洩出來，人就會生病。而人所排洩出來的，對其他的生命說

來，可能是種災害，也可能是營養。我認為大法王的事，要看他犯的錯誤有多嚴重而定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他要推翻電腦當局！」

　　楚平生吃了一驚：「可能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管可不可能，這是他終生的職志！」

　　這下子楚平生無話可說了，他想了半天，時而搖頭，時而點頭。最後他長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不安分到這個地步，我棄權，你

們兩位作主罷！」

　　衣紅詫問：「這有什麼為難的？要考慮那麼久？」

　　楚平生說：「兩位有所不知，我是上一個時代的過來人，那個時代剛好是『造反有理，叛國無罪』的巔峰期。因為美國拜物質

文明之賜，成為二十世紀的超級強權。而大部分美國人民的上一兩代，多多少少都曾遭受政治迫害。因此他們強調自由平等，尤其

喜歡強迫其他國家接受這種價值標準。

　　「台灣是喝美國奶水長大的，所以上下一心，除了沒有舉行公民自決，投效星條旗之外，老大哥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無一

不是我們效法的榜樣。當中國在一九八九年發生『六四事件』時，我曾舉雙手歡呼過，甚至希望中國馬上崩潰。所以我一聽到大法

王要推翻電腦當局時，第一個反應是他當然有這種自由，我們不應該阻攔他。可是，我再站在全人類立場考慮，這便是個嚴重的課

題了！

　　「兩位！說老實話，我不大喜歡今天這種生活方式。但是我卻認為，這是人類從古到今所能得到的最理想際遇。不論如何，我

不希望人類開倒車，回到過去那個時代！尤其不願見到大法王把我們也納入他的組織中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該我們歡迎你了，大法王在全世界設立了十多個基地，當然，如你所說的，把法王除掉可能不是個好主意。但若

斬草不除根，恐怕遺禍無窮。」

　　楚平生說：「不過，大法王與黑道不能相提並論。黑道是社會問題，流毒會影響人民生計。而法王是政治課題，他的組織應該

可以用理性化解。」

　　這時，千奇與百怪也找來了。大家寒暄後，千奇帶來了一個壞消息。

　　「對不起，我們有事耽擱，所以晚到了。文祥，你還記得人類自覺會的那幾位長老吧？」千奇說。

　　「記得，他們又怎麼了？」文祥說。

　　「他們已經侵入地殼②了，他們利用一種分子膨脹理論，正打算改變赤道的轉矩。」千奇說。

　　「那會怎樣？」文祥問。

　　「地球會亂轉一通，你玩過陀螺吧？如果陀螺不夠圓，就無法順暢地旋轉。」

　　「怎麼人們心狠手辣到了這個地步？」楚平生感慨萬分。

　　「我看這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」衣紅說。

　　「對！」百怪一拍大腳，說：「給妳說對了，我的看法也一樣！人再狠，也不會把自己給坑掉！」

　　「我們動作要快，老大限我們二十四小時內回去！」

　　衣紅搖搖頭說：「你們如果要回去，我們也沒有辦法，只是這邊恐怕急不得！」

　　「急不得？」百怪問：「為什麼？龍潭虎穴也不過個把小時就夠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們不只打算逮住大法王而已，我們要感化他！」

　　千奇不以為然：「姑娘！感化大法王？」

　　衣紅胸有成竹地說：「我已經感化了周不倒，不相信感化不了大法王！」

　　「感化了周不倒？」那三個人異口同聲，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　　千奇說：「當局說妳讓周不倒批准了清剿大法王的計劃，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任務了！如果我沒有聽錯，周不倒現在已經站在我

們這邊了，是吧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沒錯！當然，是有條件的！」



　　百怪問：「什麼條件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感化大法王！」

　　百怪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周不倒之所以聽話，是我當時利用法王耍了一點小手段。」

　　楚平生想了想，說：「衣紅小姐，聽妳這樣說，周不倒應該認識法王才是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這事非常複雜，我不便多說。總之，我是先抓到了周不倒的小辮子，現在要找大法王的破綻。最好能先結識他的部

下，再設法套些情報。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妳打算在這裡耗多久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三兩天是少不了的。」

　　楚平生說：「我知道一個清真館，法王幾個親信常去那裡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好極了，我們就從那邊下手吧，也到吃飯的時候了。」

　　那個清真館風格很獨特，外觀是清一色的嵌花磁磚，拜占庭式的廊柱，圓頂穹門，一派異國風情。裡面的工作人員，男性一律

穿著寬大的白長袍，女性是短背心、燈籠褲，還戴了面紗，只露出兩隻迷人的大眼睛。

　　一進門要先脫鞋，人人赤足而行。內廳很大，約有畝許，潔淨異常。進食的客人都圍著寬大的矮桌，席地而坐。

　　客座分成四區，客人以漢人最多，其次是回民，還有少數黎人和一些歐美遊客。侍者將五人領到漢人區，楚平生指著有回人的

地方，向侍者說：「我們想坐那邊。」

　　侍者禮貌地說：「先生，這是本店的規矩，你只能坐這邊。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你憑什麼決定？我們未必是漢人。」

　　侍者說：「我們是根據客人的服飾分類的。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那簡單，我們衣服是帶來了，只是沒有穿上。」
　　侍者說：「只要有『小白』，我就可以帶你們過去。」

　　百怪立刻從身上掏出五頂白色小方帽，交給各人頂在頭上。侍者一見，態度立變，很客氣地說：「請原諒，這是東家訂的規

矩。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不怪！不怪！給我們上道地的清真席就好。」

　　大家就坐後，侍者先送上一盆水，楚平生忙說：「各位請，我就不客氣了！」說完便就著水洗起手來。四人依樣畫葫蘆，各各

洗了手。待侍者離去，楚平生才悄悄說：「這一區一定是他們自己人的座位，規矩相當多，我們只要學隔座的動作就是。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老楚，難道你沒有來過？」

　　楚平生難為情的笑笑：「牛羊不合我的脾胃。」

　　這裡不作興點菜，桌上先擺得滿滿的，吃不完就堆著，吃完了再上，直到客人離席為止。席間到處有人歌舞，有穿著暴露的肚

皮舞孃，也有隨興下海的食客。樂器不外琵琶、七弦琴、橫笛、響板、鼓和小手鼓，歌者舞者自由來往在走道上。

　　衣紅一見食物要用手拿，她寧願不吃。百怪本是老饕，尤其是烤全羊、羊雜串等，吃得不亦樂乎，滿手滿臉都是羊油。

　　客人越來越多，衣紅嫌吵，楚平生說：「桌旁有音障開關。」

　　衣紅開了音障，發覺竟然無效。楚平生把侍者叫來，他答道：「請原諒，一般客人都是到這裡來找樂子，自然越熱鬧越好，音
障從來沒用過。上次也是這樣，有幾個客人一定要隔音障，沒辦法，我們只修好了幾桌。」

　　衣紅靈機一動，用指語問衣娃道：「妳能控制這裡所有的音障嗎？」

　　衣娃說：「可以動用微波音訊網絡，但是妳得指定明確的方位。」

　　楚平生對侍者說：「我們現在就要，能不能現修呢？」

　　侍者面有難色，他看了看左前方，說：「那修好的幾桌也坐滿了，對不起。」

　　千奇個子高，隨著侍者的目光望去，看到還有一個空席。其他地方果然都是滿座，門口還有不少人等著進來。

　　千奇指著那空席說：「怎麼那裡還有空位？」

　　侍者說：「那是保留席位，被訂走了。是貝林航運公司的常客！人家連我們整個店都買得起。」

　　千奇又問：「他們會來嗎？」

　　侍者說：「當然，我們的菜色好，有時他們的老板都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別管音障了，我們就聽聽音樂吧！」等侍者離去後，衣紅問楚平生：「法王那些手下，你都認識嗎？」

　　楚平生搖搖頭說：「我只認識兩個親信。」

　　過了一會，原本空著的那席也坐滿了，衣紅指示了位置，叫衣娃把這一桌的聲音與外界隔斷，同時把那一桌的聲音引進來。

　　那桌客人顯然是法王一夥，他們一入坐便把音障打開。儘管如此，他們口風仍緊，談話中不露一點痕跡。
　　一個肚皮舞孃見他們吃得差不多了，便舞過去湊興。座中有個小伙子，口裡還噙著一塊剛撈出來的羊兜子，望著那骨肉勻停的

舞孃，樂得合不攏嘴。一個稍長的小鬍子打了他一下，說：「小心弄髒衣服，王妃會罵人的！」

　　「去你的！她也算王妃？」

　　衣紅耳尖，說：「就是他們！」又指指說話的兩個人，問楚平生：「你有沒有辦法弄點真情報給那個小鬍子，或者是那個嘴邊

掛肉的年輕人？」

　　「什麼情報？」楚平生問。

　　「隨便，只要能取得他們的信任就好，明天再給假情報。」衣紅說。

　　楚平生會意，起身說：「應該沒問題，等我出去找幾個線民。」

　　百怪最會搞情報，他說：「這種事簡單，老楚！我跟你去！」他也站起來，與楚平生一同出去了。

　　衣紅是想弄假成真，讓大法王認定周不倒將不利於他，一怒之下，果真發佈暗殺令，這樣周不倒才會真正臣服。其次，讓大法

王見識一下，當局已經開始轉變，說不定他會衡量情勢、偃旗息鼓。

　　千奇同意第一個步驟，但是不相信大法王會知難而退。

　　「為什麼？難道真有人追求失敗嗎？」衣紅不服氣。
　　「姑娘！妳相信妳能說服大法王吧？」

　　「當然，不然我為什麼要這樣做？」

　　「大法王這種敗而不亡的狠人，目標從來沒有動搖過！妳應該瞭解他才是！反正人已長生不老，十年不成，還有百年，百年不

行，總有千年吧？」

　　

　　




	開放文學 -- 漢文樂團 -- 宇宙浪子 第二十九回 江山故宅空文藻

